
一座照亮輝煌航程的語言燈塔
——慶祝澳門語言學會成立三十周年

張 振 興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一  再說“三十年”
三十年前，澳門的語言學同行齊聚一堂，成立了澳門語言學會。今天，我們再次歡聚一起，共同慶祝澳門語言學會成立三十周年。
[bookmark: _GoBack]我在《慶祝程祥徽教授澳門從研從教三十周年》講話裡，曾說到“三十年”的話題：
三十年是一代，也是一世。所以很多重大事件都是以三十年來說事的。最著名的就是孔夫子的那句“三十而立”，在中國的歷史上不知道被重複說了多少次。還有那句非常經典的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說天翻地覆的事情可以在三十年內完成。口語裡，文學作品裡經常訴說三十年的光陰，往往是文學作品的題目。例如：笑侃三十年，激情三十年，激蕩三十年，結婚三十年（還有離婚三十年），回首三十年等等。
李時珍用了27年的時間才寫完一部極其輝煌的經典醫藥著作《本草綱目》，可以說流芳百世，幾乎也是三十年；西漢的揚雄也是花了27年的時間，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詞彙專著《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前後歷經32年，成就一部國學經典，堪稱傳世之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於19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於1945年，幾乎也是三十年。人類社會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演變，卻在三十年的時間裡遭受了兩次浩劫。值得慶倖的是，中國用三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200年才走完的歷程，實現了國家的巨大變化。
所以三十年既是很長，又是很短。
二  澳門語言學會三十年歷程
三十載光陰流轉。對於澳門的語言文化界來說，這段歷史其實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澳門這片融匯中西文明的獨特土壤上，語言學會如同一座矗立的燈塔，不僅照亮了本土語言文化研究的航程，更以其卓越成就，為澳門的文化繁榮、社會和諧與學術發展注入了不竭動力。且看澳門語言學會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一、作出非凡努力，最終奠定了澳門“兩字三文四語”的理論框架和實際結果。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澳門的語言應用長期以來實行“葡語獨尊”的語言政策。1992 年 “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研討會”為中文成為官方語文奠定了基礎。澳門語言學會成立以後，繼續為中文的平等地位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最終在《澳門基本法》中明確了中文與葡文同為正式語文的結果。這個結果形成了澳門語言生態中“兩字”（繁簡漢字）、“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四語”（普通話、粵語、葡語、英語）的經典模型。這種“兩字三文四語” 的語言格局，充分體現了 “本土——國家—— 國際” 三重認同的融合的、高度包容性的國家語言政策。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創舉。
二、深耕學術沃土，研究領域深度與廣度並舉，結出累累碩果。
學會引領並支持了涵蓋澳門境內普通話、粵語、葡語、英語以及漢語閩方言、客家方言、吳語，還有菲律賓語、泰語、越語等其他少數族群語言和方言的廣泛調查與研究。從語音、詞彙、語法的本體描寫，到社會語言學視角下的多語接觸、語言變遷、語言態度與認同研究，乃至歷史語言學對澳門語言形成脈絡的追溯，研究觸角不斷延伸。其中標誌性成果璀璨奪目。三十年來，學會推動並見證了眾多奠基性著作的誕生。它們涉及大型的澳門粵語方言調查、詳盡的澳門語言使用狀況社會調查、系統性的土生葡語詞典與語法研究、澳門多語教育政策分析、澳門語言景觀研究等專著與大型研究報告。這一系列成果奠定了澳門語言文化學研究的堅實基石。不僅填補了澳門語言學術研究的空白，更成為理解澳門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鑰匙。就我個人來說，在這些累累碩果裡，我就特別喜歡黃翊教授的專著《澳門語言研究》，它全面展示了澳門作為一座“語言博物館”的實際全貌，以及形成的歷史全景。
三、守護語言瑰寶，傳承多元語言文化傳統。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揭示了其作為袖珍型“語言拼盤”和 “語言博物館” 的獨特價值。例如：土生葡語（Macanese）的混合語現象、中葡雙語檔案的歷史積澱，以及粵語與葡語、英語的日常混用，均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守護這些語言瑰寶，傳承多元語言文化傳統，成為澳門語言學會三十年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學會引導並組織澳門語言文化學者，成為澳門瀕危語言的“守護者”。三十年來學會始終將土生葡語的搶救、記錄與研究置於核心地位。通過系統的田野錄音、社區老者口述史採集、語料數位化歸檔，以及教材與讀本的開發，為這門承載獨特澳門土生社群文化與身份認同的珍貴語言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其免於湮滅。
學會還引導並組織澳門語言文化學者，成為澳門豐富的方言資源的“挖掘者”和語言檔案的“建設者”。 對具有自己特色的澳門粵語方言（如獨特詞彙、語法現象、語調）進行了深入調查與記錄，出版了多種方言語彙詞典、方言文化俗語集錦，以及各種類型的研究文集。這些工作不僅保存了地方語言文化的“活化石”，也為理解澳門社群的歷史記憶與生活智慧提供了鮮活語料。大量鮮活的語料是語言，是語言文化的基礎處，也是未來語言智慧化建設的基礎。
四、架設溝通橋樑，服務教育，服務社會。
澳門語言學會三十年來，逐漸成長為在澳門語言文化領域內，服務教育，服務社會的“智囊團”。例如學會組織語言學者，深入研究澳門多語環境下的語言習得規律，提出澳門語言文化教育的教學法及課程設置，為特區政府制定和優化雙語（中葡）教育政策、普通話推廣策略，以及英語教學規劃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和專業建議。同時組織專家編寫或評審了一系列符合澳門本土需求的普通話教材、粵方言文化讀本，以及葡語作為第二語言教材等等，直接服務於本地的語言教學實踐。另外，學會還積極參與社會語言服務，如提供語言諮詢、參與公共標識語言規範的討論、推動公共場所多語服務的完善，為提升澳門城市的語言生活品質與國際形象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更應該指出的是，澳門語言學會以學會本身的平臺，以及它所屬的《澳門語言學刊》，凝聚澳門內外的專業力量，積極推動澳門語言文化研究的現代化、數位化、智慧化建設，為澳門語言文化事業的未來進行必要的“基礎投資”。這種投資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文化、旅遊深度融合具有戰略意義。  
五、搭橋鋪路 ，努力開展澳門內外的國內合作與國際合作。
澳門語言學會是一個溫暖的“學者之家”，它也是通過學會以及《澳門語言學刊》彙聚了澳門本地及周邊地區語言學界的核心力量，為不同機構、不同背景的語言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及語言愛好者提供了高價值、跨領域的國內外以及國際合作交流的平臺。
三十年來，學會成功主辦或協辦了數十場高水平、多層次的學術會議、工作坊與講座系列。從聚焦澳門過渡時期語言問題的“澳門過渡時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粵港澳大灣區語言文化議題的“澳門語言文化論壇”和“粵港澳大灣區語言服務論壇”，到“兩岸四地的語言文化座談會”，再到彙聚海內外頂尖學者的“國際雙語/多語現象研討會”，這些學術文化活動成為開拓視野、思想碰撞、前沿探討與國際合作的樞紐，極大提升了澳門語言學界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這些論壇和會議例如：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詩詞寫作國際研討會、中國文化與澳門研究國際研討會、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文化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首屆兩岸四地語言論壇、中國語言文學暨漢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岸漢字使用情況研討會、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粵港澳大灣區外語課程高峰論壇等等。我們光憑記憶就可以很容易地舉出一批來。
與此同時，學會還與國內外的許多語言學組織、高校及研究機構建立了緊密的交流與合作關係，並推動會員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國際學術會議，在國內外期刊發表研究成果，將澳門獨特的語言文化現象、研究成果及實踐經驗推向國內外舞臺，使澳門成為國內外語言文化學界觀察多語社會文化、研究語言文化接觸與規劃的重要視窗和獨特案例。
三  懷念學會最主要的創建人程祥徽教授
上文所舉澳門語言學會三十年來的五項功績，只是舉其大者而言之。由此，原本在國內外語言文化界默默無聞的澳門，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多元語言文化的模範之城，成為兩岸四地語言文化的溝通中心，也成為中國語言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之一。總之，澳門實實在在成為矗立于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座語言燈塔。說到這裡，我們不由自己地想起澳門語言學會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澳門語言學會會長的程祥徽教授。他是這座語言燈塔最忠誠的守護者！
我與程祥徽教授曾經有過長達幾十年的學術往來和私人情誼。程祥徽教授是中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更是澳門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兼著名書法家和詩人。他生前曾長期擔任澳門大學中文學院院長、澳門語言學會會長。據我所知，他還被公認為是澳門語言學研究的奠基人、澳門社會語言文化學的主要開拓者、以及澳門語言政策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權威之一。他視野開闊、學識淵博、著述豐富，在澳門以及國內外學術界和文化界具有重要影響。為此，澳門特區政府于2012年向程祥徽教授頒發了一枚“文化功績勳章”。
請看他生前在澳門撰寫或主編的最重要語言學論著：《普通話課程》、 《現代漢語》、《繁簡由之》、《語言風格初探》、《澳門語言論集》、《語言風格論集》、《語言與溝通》、《中文回歸集》、《方言與共同語》、《語言：社會的使命》、《中文變遷在澳門》等等，這是一篇很長的論著目錄清單。在三十年的時間裡，能夠撰寫或主編這麼多高品質論著的學者不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程祥徽教授是澳門語言學界的泰斗級學者，對澳門語言研究、社會語言學以及澳門語言政策的制定與推廣做出了開創性、系統性的貢獻。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開創澳門社會語言學研究，並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程祥徽教授是最早系統提出並深入研究澳門獨特語言生態的學者之一。他精准概括了澳門回歸前後的語言格局為“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和“四語”（普通話、粵方言、葡語、英語）。這一概念成為理解和研究澳門語言問題的核心框架，被學界和社會廣泛接受和引用。他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對澳門歷史上和現實中的語言接觸、語言競爭、語言功能分佈、語言態度等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和分析。他特別關注澳門粵方言（澳門話）的特色、變異，以及澳門人在不同場合（尤其是中葡雙語環境）下的語碼轉換現象，揭示了語言使用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緊密聯繫。其重要著作《中文變遷在澳門》，以及由他主編的《澳門語言論集》等是研究澳門語言問題的奠基性文獻。
    二、推動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為澳門的中文回歸作出重要貢獻。
    程祥徽教授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夕，深入研究澳葡政府的語言政策及其存在的問題，他強調了中文官方地位恢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為後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符合實際的語言文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學術依據和前瞻性思考。澳門回歸後，他積極參與關於澳門語言政策（特別是官方語文政策、教育語言政策）的討論，提出中文的官方地位和主體作用必須確立，葡語作為澳門的歷史優勢和特色需要保持，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地位應受到重視等平衡、務實的語言文化政策觀點。同時積極宣導在澳門推廣普通話，認為這是國家認同、文化認同、社會溝通和融入國家發展的需要，要求同時保護澳門的粵語方言和其他少數族群的語言和方言，以維護澳門多元語言文化的傳統。所有這些對特區政府的語言文化決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決定性影響。
    三、積極促進澳門語言學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
    程祥徽教授是澳門語言學會的最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長期擔任澳門語言學會會長。該學會已成為凝聚澳門語言學力量、推動學術語言文化交流的核心平臺。
    他主持創辦並長期主編了《澳門語言學刊》等重要學術期刊，為澳門及周邊地區的語言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發表園地。
    他作為澳門大學（及其前身東亞大學）中文學院的奠基人和長期領導者，幾十年裡傾力培養了一批澳門本土的語言學研究和教學人才，為澳門語言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他指導的研究生很多已成為澳門語言學界的中堅力量。
四、積極構建澳門兩岸四地和中外學術文化交流平臺。
    程祥徽教授以澳門語言學會和《澳門語言學刊》為平臺，親自創辦並主持了在澳門舉行的數十次中外語言文化學術討論會。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積極推動澳門與內地、香港、臺灣語言學界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使澳門成為兩岸四地語言文化溝通的最重要基地之一。程祥徽教授提出，兩岸四地的語言問題不難解決，要以幾個共識為前提：（1）以普通話（國語）為前提；（2）擱置爭議，繁簡並存；（3）詞語對比，相互吸收；（4）解決問題，互信為先。
這四條已為兩岸四地的語言文化界廣泛接受。在這個基礎上我曾經補充說過，在兩岸四地語言規劃的時候，還要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就是要尊重歷史，照顧現實，規範寬容，求同存異。
總結來說，程祥徽教授的貢獻是全方位和奠基性的。
四  燈塔繼續照耀輝煌前程
    經過三十年歷史進程，澳門語言學會從一顆植根濠江的種子，成長為枝繁葉茂的學術之樹。它的成就，銘刻在每一部厚重的專著裡，閃爍在每一次學術論壇的思想交流之中，流淌在每一份對鄉音的守護上，更融入在澳門這座國際都市的和諧脈動之中。它屬於所有為學會發展傾注心血的同仁，屬於關心支援學會成長的各界朋友，更屬於滋養學會的這片多元、開放、包容的澳門沃土。這是有目共睹的。
站在三十周年的新起點上，澳門語言學會肩負著更為光榮而艱巨的使命。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三條：
第一，繼續守護澳門的語言瑰寶，傳承澳門多元語言文化傳統，讓澳門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真正的多元語言文化模範之城。我們必須強化澳門作為“語言博物館”的語言意識，繼續深入調查研究，深入挖掘記錄澳門多元語言的語言事實，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編纂一部大型的《澳門語言文化大詞典》，發揮澳門語言文化資源在經濟文化建設中的獨特價值。
第二，要強化語言研究的前沿探索，持續深化對語言接觸、多語能力、語言認知、語言規劃、語言數位化等重大課題的研究；主動對接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高水準語言人才（尤其是中葡雙語人才）的需求，深化語言服務研究，在澳門智慧城市建設中貢獻語言智慧解決方案。
第三，繼續發揮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在兩岸四地交流合作中的橋樑作用，同時進一步拓展國際合作網路，提升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合作平臺”的語言支撐能力。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讓我們懷著對語言奧秘的永恆好奇，對文化傳承的深沉責任，對服務社會的堅定承諾，攜手並肩，共同開啟澳門語言學會下一個更加輝煌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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